
论当代小说中的儿童视角 

晓 苏 

内容提要：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儿童视角备受作家青睐。与其他视角相 

比，儿童视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特殊的叙述姿态，即语言无忌、趣味无 

邪、思维无常。这种叙述姿态给小说带来了复调与重唱、模仿与游戏、 

对比与反衬等艺术张力，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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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指的是借用儿童的目光来观察生活，或借用儿童的口吻来讲述故 

事。儿童有儿童特有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相对于成人视角来说，儿童视角在 

观察事物、描摹事物、理解事物和表述事物时都会显露出迥异于成人的姿态和趣 

味。正如学者吴义勤所说： “儿童视角不同于一般的成人视角，它可以顺畅地将 

我们与我们所面对的、每时每刻都浸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进行遥远的 

异地观测，从而得到真实、客观、有效的观测效果。”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钟 

情于儿童视角的作家不在少数，包括莫言、余华、苏童、迟子建、铁凝、刘庆邦 

等在内的许多作家，都用儿童视角创作出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如莫言的 《枯河》 

《红高粱》 《透明的红萝 b》、余华的 《黄昏里的男孩》 《祖先》 《在细语中 

呼喊》、苏童的 《稻草人》《红桃Q》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迟子建的 

《花瓣饭》《雾月牛栏》 《清水洗尘》、铁凝的 《哦，香雪》《棉花垛》《没有 

纽扣的红衬衫》、刘庆邦的 《少男》《小呀小姐姐》 《梅妞放羊》等。这些作品 

充分利用了儿童的特点，又巧妙地融入了成人的经验，把显性的儿童视角和隐性 

的成人视角叠合使用，让小说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 

一 儿童视角的叙述姿态 

儿童视角的叙述姿态是由儿童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儿童正处于个体生命初长 

阶段，因为生活经验不足，因为理性知识不够，更因为受意识形态熏染不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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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得幼稚、懵懂、单纯、天真、可爱；同时，他们又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 

充满了探求欲，充满了想象力，因此显得敏感、执着、较真、聪明、机智；另 

外，他们还没来得及接受法律规章的管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缺乏利害意识，于 

是又显得调皮、淘气、大胆、荒唐、可笑。由于这些年龄的特点，儿童视角的叙 

述姿态便表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语言无忌。 

俗话说，童言无忌。儿童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懂三纲五常，更不明白利害关 

系，所以说话毫无禁忌，从不避讳，嘴不关风，口无遮拦。这种语言无忌的叙述 

姿态，最有利于展现出一种与成人视角截然不同的叙事风貌。 

莫言在回顾 《红高梁》的创作时说： “将近二十年过去以后，我对 《红高 

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 

称、第三人称，而 《红高粱》一开头是 ‘我奶奶’ ‘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 

角又是全知的视角，这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 。 “我奶 

奶”、 “我爷爷”这种观察角度和叙述口吻，就是莫言对儿童视角的独创性借 

用，也是莫言对小说叙事策略的重大贡献。莫言认为这个视角比一般的第一人称 

视角显得丰富和开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叙述的时候可以童言无忌。小说开 

头第一句就有点耸人听闻：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 

岁多一点。”把父亲称为土匪种，显然不合传统伦理，甚至是大逆不道。但是， 

这种反人民伦理的自由伦理叙事却给读者带来了崭新的阅读惊喜。而且，这个毫 

无顾忌的开头也确立了整个小说的叙述姿态，随之而来的叙述都坚持了这种颠覆 

性的基调。比如叙述父亲玩水： “父亲五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粉红的屁 

股眼儿朝着天，双脚高举。”又比如对奶奶与罗汉大爷之间关系的叙述： “我 

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深 

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还如叙述奶奶的青春： “奶奶的唇上 

有一层纤弱的茸毛，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再比如对爷爷奶奶在高梁地上 

野合的叙述： “余占鳌粗鲁地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 

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 

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 

而孕育，是痛苦与狂欢的结晶。”如果不是一个懵懂的儿童，叙述者不可能毫无 

顾忌地写到父亲的屁股和奶奶的乳房，更不敢直言不讳地描述奶奶与罗汉大爷的 

偷情以及奶奶跟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正是莫言借用了儿童视角，我们才有幸看 

到了另一种生命体验。 

儿童视角由于获得了语言上的无忌特权，叙述时除了可以违背传统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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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可以利用儿童敏锐的感性直觉传达出生命个体的原初体验。这种体验是原 

生态的，往往给读者一种毛茸茸的感觉。在莫言的 《红高粱》中，这种儿童独有 

的直觉体验随处可见，如写罗汉大爷被剥了皮的情景： “躯干上的皮被剥了， 

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又如对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的描写： 

“老太婆头顶秃得像一个陶罐，面孑L都朽了，干手上凸着一条条丝瓜瓤子一样的 

筋。”再如写奶奶挑着担子给爷爷的队伍送干粮时的情景： “他往西一歪头，看 

到奶奶像鲜红的大蝴蝶一样款款地飞过来。” 如果不是借用儿童视角，这些奇 

妙的感觉和奇异的比喻都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感觉和比喻说到底 

都是莫言的，但是，要是改用成人视角叙述，那这些感觉和比喻都将是别扭不堪 

的，因为它只适合儿童的叙述姿态。 

第二，趣味无邪。 

儿童少不更事，涉世未深，天真烂漫，思想尚未受到成人世界的污染，想 

法、爱好和冲动基本上都源自生命本身。他们对生活的趣味大都出于天性，用孔 

子评价 《诗经》的话来说，就是 “思无邪”。 笔者认为， “思无邪”实质上指 

的是一种审美趣味，即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境界。作家借用儿童视角 

来反映成人世界 ，其 目的之一就是巧妙地利用儿童的 “思无邪”特点 ，对一些 

带有敏感性、忌讳性和争议性的题材进行儿童化处理，以此给成人趣味披上一层 

儿童趣味的外衣，从而转移成人立场，消弱成人意识，减少成人偏见，给读者带 

来一种诸如乐而不淫和哀而不伤的审美享受。 

铁凝的 《棉花垛》是一篇涉性小说，作品以性为主线，通过展示小臭子和乔 

两位乡村女性与男人的关系、与物质的关系、与情感的关系、与战争的关系、与 

政治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在这样一部关注 

女性命运的作品中，性显然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然而，性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 

话题，稍有不慎便会成为意识形态批评的口实，因此不少作家都不敢正面写性， 

非写不可的时候也只能采取象征或隐喻这类权宜之计。那么，如何才能正面地、 

坦然地、大胆地、尽情地写性呢?铁凝的 《棉花垛》无疑做出了可喜的探索，即 

借用儿童视角。因为，儿童的趣味是无邪的。 

在 《棉花垛》多处涉性描写中，由乔亲自导演并主演的那场偷情戏，无疑 

是整个文本中最有情调、最有趣味、最有美感的一个情节单元。乔当时只有十五 

岁，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有一天趁大人不在场，乔把十岁的男 

孩老有和十岁的女孩小臭子叫到自己的炕上，玩了一场偷情游戏。在乔的策划 

下，老有和小臭子扮一对夫妻，乔与他们是邻居。一天晚上，老有到乔家去借小 

车，正逢乔的丈夫外出，乔便引诱老有，让老有跟她睡进了一条被单里。在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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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乔和老有把衣服都脱光了，并排躺着。老有这时问： “然后呢?”乔说： 

“我躺成这个样，你该怎么样，莫非真不知道?连猫狗都知道的事。”老有懵懵 

懂懂，还是躺着不动。小说这时写道： “乔从上到下摸老有，她摸到了一个地 

方，停住手说： ‘你想想，你这儿为什么多一块Jb?我7Jl~Jb为什么少一块Jb?多 

那一块儿为什么?少那一块儿又为什么?都说明了，还不知道?你就傻吧，傻死 

你吧!看以后我还要你!’’’ 乔接下来把老有的身子拧过来，老有发现乔的脸 

上有一种从未见过的红，鼻尖上还冒汗，鼻孔一翕一翕的。正在这时，小臭子突 

然闯来抓奸，一边骂乔偷人养汉，一边把老有抓回到炕的那一边。后来，小臭子 

也把衣服脱光，真的和老有当了一回夫妻。老有 “趴在小臭子身上回头看乔，看 

见乔的眼里含着真泪，鼻尖上的汗久久不退，鼻孔翕着。”如果不是借用儿童视 

角，铁凝是不可能这么细致地写性和偷情的，即使运用成人视角写了性和偷情， 

也不会产生如此这般的美感。 

学者杨义说： “视角具有选择性和过滤性。” 选择和过滤，实际上指的是 

一 种叙述姿态，姿态直接影响到选择的标准和过滤的原则。比如写性，儿童视角 

的叙述姿态就是无邪。铁凝正是从儿童视角的叙述姿态出发，以无邪作为涉性描 

写的标准和原则，选择了性中本能的、纯粹的、自然的、快乐的、美好的一面， 

同时又把掺杂在成人性生活中的功利的、卑鄙的、邪恶的、淫荡的、丑陋的一面 

过滤掉了，从而让性的书写有了一种乐而不淫的美学品质。 

第三，思维无常。 

在儿童视角的叙事文本中，其故事情节的构建具有明显的儿童思维特征。从 

思维的角度来讲，儿童思维是前逻辑的，是非理性的。一般来说，他们观察和把 

握世界不依赖科学知识，也不遵循逻辑规范，更不接受理性约束，主要靠直觉、 

感觉和想象。因此，与成人思维相比，儿童思维就少了那些僵化的思维定势和老 

化的思维模式，表现出任性、即兴、随意等特点。儿童的这些思维特点，在叙事 

上便体现出一种思维无常的叙述姿态。对文学来说，思维无常就意味着开放和创 

新，它能让作家的想象跨出常规、走出惯性、逃出套路、跳出窠臼。这也正是儿 

童视角叙事的一大优势。 

如薛荣的 《回家》，通过一个弟弟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姐姐带男友回家的故 

事。叙述者由弟弟采用第一人称亲自担当，他一身二任，既负责叙述故事，又 

参与文本的情节建构。弟弟有点早熟，但又没摆脱孩子气，既有浅涉人世的困 

惑与烦恼，又有涉世未深的稚嫩与茫然。姐姐在城里打工，之前曾两度往家里 

带过男友，结果都没成功。这次，姐姐又要带第三任男友回来，这让母亲非常不 

安。母亲很传统，对女儿在婚姻大事上所持的不严肃态度十分不满，更担心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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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受骗。父亲已经去世，是造楼那年因肝病加劳累而死的。弟弟想，他现在是 

家中唯一的男人，理应担负起保护姐姐的责任。姐姐这次带回来的是个小胡子， 

总是跟姐姐眉来眼去，还动手动脚，一看就不是个好人。姐姐把小胡子带回家之 

后，弟弟就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们，一边监督着不让他们乱来，一边细心地观察着 

小胡子，希望为姐姐把关。晚上，小胡子背着姐姐接了一个电话，弟弟发现那电 

话来自一个女人，还听见小胡子叫对方亲爱的。发现这个破绽之后，弟弟便断定 

姐姐步人了小胡子的陷阱，于是就决定拯救姐姐。后来，弟弟利用悬挂在墙上的 

父亲遗像编了一个谎言，终于把小胡子连夜吓跑了。因为作者借用了弟弟这样一 

个儿童视角，所以整个文本都充满了儿童思维。比如写妈妈听说姐姐又要带男友 

回家时的那种紧张： “我妈妈的眉毛像两根碰在一起的旧电线，都快蹦出火花来 

了。”又如写姐姐的漂亮： “村上所有的姑娘加起来也没有我姐姐漂亮。”这些 

比喻虽然过于夸张，而且不合逻辑，但却一反成人思维，显得异常新鲜，充满了 

儿童的稚趣，读起来别有一番美感。 

在 《姐姐》这篇小说中，最令人叫绝和称奇的还是弟弟对小胡子编的那个 

谎言，它充分显示了基于儿童思维的那种非凡的想象力。父亲本来是因病因累而 

死，可当小胡子问及死因时，弟弟却说他是自杀。在弟弟想象的故事中，父亲由 

农民变成了一个采购员，并陷入了一场危险的婚外恋。他和一个同为采购员的女 

人好上了，结果被女采购员的丈夫打得鼻青脸肿，还打成了神经病。后来，父亲 

在神经病发作的时候去杀了那个打他的男人，并且把他的头割下来用蛇皮袋背回 

了家。作品这样写道： “我姐姐手脚很快，这时解开了腥气扑鼻的蛇皮袋，咕嘟 

一 声，一个人头就滚了出来，从我姐姐的两脚中间滚过，一直咕罗罗地滚到水缸 

边上，额头顶着了缸边才止住。” 父亲杀人之后，知道自己也活不成了，便抢 

在警察到来之前逃出去在一个桥洞里自杀了。弟弟讲到这里，已把小胡子吓呆 

了，但他想象的翅膀还停不下来 ，干脆继续编撰 ，又把姐姐变成了疯子。他说姐 

姐是被那颗人头刺激疯的，进城打工之前经常发病。听到这里，小胡子便借故出 

门撒尿，结果一去不返。弟弟编撰的这个故事，如果用成人视角去讲，它不仅过 

于离奇，而且不合逻辑，难以令人置信，显然吓不走小胡子。然而，薛荣的叙事 

借用的是儿童视角，读者一考虑NJL童思维的无常性，就不会再去追究故事的逻 

辑性，小胡子的连夜逃跑也就显得真实可信了。 

二 儿童视角的审美张力 

所谓审美张力，这里指的是在由多种对立而统一的文学元素构成的文本中， 

各方的对立关系并不消除，而是相互比较、相互映衬、相互抗衡、相互撞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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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徘徊、游移，进而在多重观念、声音、画面的 

刺激和影响下产生一种丰富的、复杂的、立体的感受。儿童视角的审美张力是由 

儿童视角的叙述姿态决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呈现方式。 

第一 ，复调与重唱。 

笔者发现，由儿童直接以第一人称口吻担任叙事者的小说，基本上都属于回 

忆性叙事。回忆性叙事在叙述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除了儿童叙事者的声 

音之外，读者还可以不时地听到一个成年叙述者的声音夹杂其中。尽管这个神秘 

的成年人并不在作品中公开现身，但他的声音总是时断时续、若隐若现，并对童 

年叙事者的声音进行必要的干预和适当的控制。这样一来，文本便有了复调的意 

味和重唱的效果。 

由于同一文本中既有儿童的声音又有成人的声音，所以回忆性叙事实际上呈 

现出两个世界，一个是童年世界，一个是成年世界。最先发现这两个世界的是文 

学史家钱理群，他在分析了端木蕻良的回忆性小说之后指出： “所谓 ‘回忆’即 

是流逝了的生命与现实存在的生命的互融与互生， ‘童年回忆’则是过去的 ‘童 

年世界’与现在的 ‘成年世界’之间的出与人。 ‘入’就是要重新进入童年的存 

在方式，激活 (再现)童年的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 (童年视角的本质即 

在于此)； ‘出’即是在童年生活的再现中暗示 (显现 )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 

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 比如莫言的 《红高粱》，一开始就传出两种 

声音。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 

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 

袄，送他们到村头。”这肯定是儿童的声音，其中透露出儿童的实事求是和直言 

不讳。可是，叙述开始不一会儿，文本中就出现了另一种腔调： “我曾对高密东 

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显 

然是成人的声音，其中渗透着成人的复杂经历与理性思考。两种声音创造了两个 

世界，一个是儿童眼里的毛茸茸的世界，一个是成人眼里的老辣辣的世界，两个 

世界形成对照与补充，也就是钱理群所说的互触与互生。 

苏童的 《红桃Q》也是一篇融合了两种声音的小说。作品的叙述者是一个七 

岁左右的孩子，叙述了他和父亲的一次上海之行。他心爱的一副扑克牌中的红桃 

Q突然失踪了，正好父亲要去上海出差，便跟父亲去上海买扑克牌，结果扑克牌 

没买到，却意外地发现了两件恐怖的事情。第一件是，他在旅社的墙上发现了一 

摊血迹，让他立刻觉得这里发生过一桩杀人案；第二件是，他在返程的火车上发 

现四个男子挟持了一个戴口罩的老人，后来老人被他们从火车厕所里扔下去了。 

整个小说氤氲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更让人感到神秘的是，当孩子已经对那张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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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桃O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那张牌却神奇地出现在火车的厕所里。在叙述上， 

这篇小说从头到尾交织着儿童和成人两种声音，例如开头部分写道： “你不知道我 

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用它和我哥哥玩 

一 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这种带着孩子气的腔调，一听就是儿童的声音。但是， 

不久我们便听到了另外一种腔调，如下面的句子：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 

死城，我这样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 

“在那座明显留有殖民地气味的建筑物里，人比货品更为丰富芜杂。” 这些句 

子显然不是出自一个孩子之口，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成人哨然潜入了文本，并在对孩 

子的叙述及时地进行着干预和调控。由于儿童视角中不时地插入了成人的议论与判 

断，因此这个文本就变成了一种复调式叙事。两种叙事声音虽然腔调不太一致，但 

二者却能在现象与本质、情感与理I生、现实与历史等多个方面形成经验互补，犹如 

音乐中的重唱，由几个演唱者各自按照分任的声部演唱同一乐曲，共同构建了文本 

蕴涵的丰曹I生与复杂性，从而扩大了小说的审美张力。 

第二，模仿与游戏。 

模仿与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形态。德国美学家席勒曾对 

游戏这一审美形态作过深入研究，在分析了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基础上， 

席勒提出了游戏冲动这一概念。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性，并在 

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席勒认为，它们的对抗主要是因为彼此的误解和 

越界，因此，要避免人性的分裂，就要正确认识两种冲动的关系，明确两者的界 

限，既要防止彼此越界，又要促进彼此互动，让人的审美活动既有自然内容又有 

精神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性的统一。那么，如何平衡感性冲动与理性冲 

动之间的关系呢?席勒认为游戏冲动可以担当这个协调的角色。席勒说： “感性 

冲动要求变化，要求时间有一个内容；形式冲动要废弃时间，不要变化。因此， 

这两个冲动在其中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那个冲动，即游戏冲动。” 在席勒看 

来，游戏冲动是一种高于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力量。因为感性冲动者一味陶醉 

在感官感觉之中，不懂得形式世界，而理性冲动者又一味沉溺于思维形式之中， 

不清楚感觉世界，只有游戏冲动者既重视感觉内容又重视思维形式，同时拥有了 

双重经验 ，这种经验就是游戏经验。 

因为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所以儿童视角的叙事就更利于作家利用儿童的游戏 

冲动并调动儿童的游戏经验，从而在过于自然化的感性与过于程式化的理性之间 

找到一种艺术的平衡。如铁凝在 《棉花垛》中让乔、小臭子和老有三个孩子模仿 

成人表演偷情和抓奸，表现的正是典型的游戏冲动和游戏经验。这种从儿童视角 

出发的模仿与游戏，既展示了生动有趣的感性内容，又不违反至高无上的理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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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效拓展了文本的审美空间。正如学者余虹所说： “一个合格的游戏者就会 

同时意识到形式规则与感性内容的存在，因此它不犯规，但也绝不刻板。” 

刘庆邦的 《梅妞放羊》可以说是一篇充满游戏审美意味的经典小说，它写 

一 个正处于身体发育期的乡村女孩梅妞，模仿成年女人的哺乳行为给小羊羔喂 

奶，通过梅妞的游戏冲动，正面地、细腻地、大胆地展示了一个女孩在向一个 

女人渐变过程中种种奇特、微妙而复杂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感受，把一个个体生命 

静态的、抽象的、笼统的成长历史转化为动态的、形象的、具体的成长过程，给 

读者打开了一扇关注生命、关注本能、关注人性的崭新窗口。在正式写梅妞给羊 

羔喂奶之前，刘庆邦为梅妞的这一惊人之举做足了铺垫，她先是注意到了母羊奶 

头的变化。接下来，她由母羊的奶子想到了自己的身体。有一天，梅妞忍不住去 

摸了母羊的奶头，可母羊很反感，还踢了她。 “她能谅解羊，是因为她身上也长 

了奶子，她的奶子也发育得鼓堆堆的了，别人甭说动她的奶子，就是看一眼她也 

不让。将心Ll~,b，人和羊都是一样的。”后来，梅妞发现羊羔吃奶时非常调皮， 

一 边吃一边用嘴和额头顶母羊的奶子， “小羊羔每顶一下奶，她觉得自己身体某 

处也被顶了一下，并隐隐地有些痛。”再后来，那只叫附马的小公羊居然用它温 

嫩的嘴唇把梅妞的指头吮了一下。 “这下可不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感觉通 

过指头那里掠过全身，好像附马颤动的嘴唇吮的不是她的指头，而是把她全身都 

吮到了。这时梅妞产生了一个重大念头，附马吮一下她的指头尚且如此，倘是借 

附马的热嘴把她身上的奶头吮一下又该如何。”有了以上铺垫，梅妞给羊羔喂奶 

就水到渠成了。她把羊赶到了瓜奄子里， “她坐下来，解开上衣的扣子，把一只 

奶露了出来。她像喂婴儿的妇女做的那样，一只手把附马托抱着，一只手捏着奶 

往附马嘴里送奶头。她的奶头有些小，还害羞似地缩缩着。梅妞把奶头往外拉了 

拉，以便附马能吃到。” 梅妞模仿哺乳妇女给羊羔喂奶，这看似一场游戏，然 

而对梅妞来说却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她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中既有女性意识，也 

有母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小说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严肃和重大 

的主题，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丰富的审美价值。 

然而，这又是一个敏感而犯忌的题材，一般作家都不敢涉足，或者只是虚 

晃一枪，点到为止。而刘庆邦却知难而进，正面强攻，显示了一个纯粹作家的勇 

气、胆识和智慧。他巧妙地借用儿童视角，大胆而小心地游走在理性与感性之 

间，通过一个女孩的游戏经验，将自然的强制和精神的强制相互抵消，终于实现 

了感性和理性的调和与平衡，让文本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第三，对比与反衬。 

儿童视角只是作家为了表达的需要而借用了儿童的目光或儿童的口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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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只是一种佯装的叙事策略，真正的叙述者其实还是作家自己。所以，不管儿 

童的目光佯装得多么单纯，不管儿童的口吻佯装得多么稚嫩，作家的目光和口吻 

总是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文本。因此，文本中就自然出现了两个世界，即儿童世界 

和成人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出现，不是作家的疏忽所致，而是作家的刻意营构。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出现，不仅只是丰富了文本的声音空 

间，而且还拓宽了它的画面空间，一个是儿童生活画面，一个是成人生活画面， 

两个画面形成对比与反衬，有效地增强了小说的审美张力。 

如苏童的 《红桃Q》，虽然叙述的是父子两人同去上海，但同样的场景在父 

子两人的眼里却是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比如对于旅社墙上的那摊血，儿子见了 

心惊胆战，不禁大呼小叫，而父亲却视而不见，显得泰然自若，居然还说那是蚊 

子血，让儿子不要管它；当儿子确信这摊血与一桩血案有关时，父亲仍然矢口否 

认，说这不可能。在两个画面的对比中，父亲的司空见惯、麻木不仁和明哲保身 

等特点被表现得入木三分，儿子的敏感、好奇和恐惧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 

铁凝的 《棉花垛》，其中乔、小臭子和老有儿时的那场偷情与捉奸的游戏，无疑 

成了三个人后来人生命运的背景、预言与暗喻。三个人成年之后，日本人来了， 

乔成了抗日干部，并且爱上了那个小名叫国的八路军，小臭子当了汉奸秋贵的情 

妇，老有也参加了抗日组织。但是，乔和小臭子都很不幸，乔被日本人捉住了， 

被杀害之前还惨遭奸淫，小臭子被国当作汉奸处决了，处决前还让小臭子陪他在 

棉花地上睡了一觉；更为不幸的是，老有对小臭子死前的遭遇一清二楚，可他却 

未置一词。战争结束了，国和老有都平步青云，早已忘记了那两个沦为死鬼的童 

年伙伴。铁凝通过儿童生活画面和成人生活画面的尖锐对比，有力反衬了儿童世 

界的美好与成人世界的丑恶，深刻揭示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 

迟子建的 《花瓣饭》也是一篇儿童视角的佳作。与苏童的 《红桃Q》一样， 

小说也写到了 “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迟子建写出了一个温馨的儿童世界。 

在谈及这篇作品时，迟子建说： “《花瓣饭》写了 ‘文革’，我描写的是一种 

日常生活，孩子眼中对政治的那种无知，因无知而消解的那种苦难。它是苦涩 

的，同时又是温馨的。我特别渴望着能把大题材用最日常的民间的立场表达出 

来。” 作品叙述的是发生在 “文革”时期的一个家庭故事，叙述者由一个十二 

岁的小女孩担任，她有个十五岁的姐姐和一个十岁的弟弟。迟子建之所以选中夹 

在中间的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作为叙述者，显然是看上了她又懂事又不完全懂事的 

特点，即她的半生半熟性。故事是从一个大雨过后的傍晚开始的，姐弟三人摆好 

晚饭等着爸爸妈妈回来，可他们却迟迟不归。妈妈被打成了苏联特务，爸爸被打 

成了臭老九，他们每天都在外面劳动改造。后来，妈妈先回来了，见爸爸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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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出去找爸爸，过一会儿爸爸回来了，没见妈妈又出去找妈妈，他们为了寻找对 

方，你进我出，你来我往；直到第四次，夜已经很深了，爸爸妈妈才结伴而归。 

“他们进了屋里，一身夜露的气息，裤脚都被露水给打湿了。爸爸和颜悦色地提 

着手电筒，而妈妈则娇羞地抱着一束花。” 当妈妈抱着花经过饭桌时，许多花 

瓣就落进了饭盆里，让饭变成了花瓣饭。那是一家人吃的最晚最晚的一顿饭，也 

是最美最美的一顿饭。由于借用了儿童视角，小说中显在的画面是一个无比温馨 

的画面，爸爸妈妈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相互牵挂，细致、乐观、浪漫；同时， 

在孩子口无遮拦的叙述中，读者又知道了爸爸妈妈在家庭之外的境遇，游街、挨 

斗、改造，这又构成了文本的一个潜在的画面。这个潜在的画面是一个无比残酷 

的画面，与显在的那个无比温馨的画面形成对比与反衬，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内 

涵，小说的审美张力也随之大大增强。 

· 156· 

昊义勤：《自由与局限》，人民文学出~$J：2olo年版，第129页。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奠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 

铁凝：《棉花垛》，《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 

杨义： 《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O09年版，第197页。 

薛荣：《姐姐》．《江南》2OlO~第6期。 

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 《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苏童： 《红桃Q》，《收获》1996年第3期。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余虹：《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刘庆邦：《梅妞放羊》，《时代文学》1998年第5期。 

迟子建：《迟子建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Oo8年版，第142页。 

迟子建：《花瓣饭》，《青年文学》2002年第4期。 

[晓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 43007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 ⑩ 


